
这是一部“90后”作者秦汝璧的小说集。她

2016年开始小说创作，可以说五年上了三个台阶：

先是处女作《旧事》，一出手就登上了《钟山》杂志

的头条，然后是2019年的小说《华灯》荣获“《钟

山》之星”年度青年佳作奖，再就是今年，小说集

《史诗》连闯数关，最后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

书，显现出她不小的创作潜力和势头。

作者擅长“走心”的小说，她不愿甚至不屑于

编织完整连贯的故事，认为那种圆润的现实是不

真实的，她说：“这里多写一点，那里多写一点，真

这样写了就又像方枘圆凿，老是嵌不进去似的。”

所以作者总是平静地随着内心的游动，将绵绵的

思绪及人物事件的各个触点都弥散在文字中，就

像雾中之景，遥现却无，常常是这里埋着个心思，

却在别处冒出来，所以读她的小说，需要静心，否

则可能会遗漏掉散布在文字路上的一些“风景”。

这部集子共八篇小说，大而化之地说可分为

都市和情感两类。都市当然是个丰沛的存在，作为

不同人物的个体的生存状态是作者想要着力表现

的。《今天》写一个都市人一天的行为状态：从上班

开始就不顺，心里堵着，下班要回家，但老婆孩子

亲戚一大堆，心也堵着，他像个城市流浪汉，抬眼

望去，觉得世界就像个空柱子，虚无感一层层积

淀，最后麻木地走进酒吧，看见陌生人有畅聊的冲

动，看到女招待又腾起丰满的欲望，精神自戕后仍

是排解不掉的虚空；他老想到死，但死不是作为一

种绝望的悲剧存在，而是成了麻木心态的反衬，是

被虚无感吞噬的麻木。这就是一些都市人的生存

状态：压力无处不在，但又找不到解困的办法；每

天忙忙碌碌，却又说不清楚在忙些什么；生活总是

被无序浮着、组合着，也被现实绊着，这种无奈虚

无的状态是有一定概括性的。作者写的是个体的

经验，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都市年轻人的常态。

短篇小说的写作，难以展开人物的命运，只能

攻其一点，调集相关资源，往深处或有意味处耕

作，力求以小搏大。《死泥》《华灯》《思南》是写都市

困境的。《死泥》的主人公是想向上的大学生，但却

混在一个粗俗、无序、势利的家庭小厂的环境里，

只能随波逐流。缺少“阳光”的土壤，即为“死泥”，

何谈成长！《华灯》写在城里打工的困顿与在乡下

亲人守望的无奈，这当然是一种沉重，但作者处理

这种沉重，不是直接的压迫，而是弥散在生活和思

绪里，比如妻子为了省电，借着窗户的微光拣烂韭

菜；比如在外打工的男人，想着回家第一件要紧事

是买块沙发布，给那裂了很多口子的假皮沙发套

上，以免别人笑话。这种举重若轻的纠结，反而是

一种绵绵的沉。《思南》的主人公在城里打拼，事业

和爱情均遭失败，他伤痕累累地退守镇上老家，整

天也无所事事，当别人劝说时，他终于爆发，高声

道：“现在做什么都要问有什么用，可是只问有什

么用这又有什么用呢？”这是整部集子唯一的呐

喊。作者原本是惯常恒温叙述的，永远的四十度，

从不调拨情绪，这种爆发，是郁积在内心的无奈和

痛苦的宣泄，是能刺痛人心的。但回头再一想，包

括以上的几篇小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

实不同侧面的真实，但我们是否也能反问：宣泄完

这些“有什么用”之后又有什么用呢？生活不能仅

止于此，总要为一些改变做点什么，这是作者需要

迈出去的。

《伊甸园》相较于以上几部作品，有些新拓展，

它植入了审视的目光，这种审视是一种发现和改

变，这就有了成长，而不仅止于一种状态。小说一

开始就炫出文字的舞蹈，顾盼生辉。主人公到城里

两年，回到故乡，村民们看她已是“正直鲜艳”的文

明人，她也发现，过去熟视无睹甚至隔膜的东西，

比如各种风俗文化，忽然生动了起来；而乡亲们视

偷情等桃色新闻为稀松平常事却也让她吃惊不

小，这种生动与吃惊的事时常可遇。乡村还是那个

乡村，它永远作为承续传统的母体，并无什么改

变，改变的是自己，不仅是一种“文明”的眼光，还

有精神上的维系，这就是成长吧，这成长却是乡村

的馈赠啊！小说因此多了些意味。

写情感的三篇小说中，《旧事》是处女作，写一

个离乡背井的男人娶了姐姐却暗恋妹妹，但小说

的处理并无关伦理，姐姐贤惠妹妹纯洁，男人对妹

妹的思绪常遗落在田野间、小溪旁、清纯中、谐趣

里，虽时有遗憾，但并不会也不想改变什么，是没

有外力作用的自然状态。《六月》则写寡居多年的

中年妇女，除了家长里短的油烟气，还不时有对异

性的心思，但并不求结果，只是为了冲兑荒疏空寂

的日子。

《史诗》是这个集子中唯一的中篇小说，从书

名到体量的“大”，都献给了一场情感的跋涉，可见

作者之用力。主人公绮嫦的曾祖父是大地主，喜欢

寡妇，祖父更进一步，有了私生子，母亲被迫嫁给

父亲，父母“在过糊涂人生”，这些都是情感的暗线

和背景。绮嫦的姐姐一开始沉迷于情感到不管不

顾的程度，但丈夫不靠谱，只能被逼成女强人。这

一切都深深影响着绮嫦，使她面对感情时如惊弓

之鸟，仿佛“远方像蛇一样”，尽管她也有男欢女

爱，也有情感的褶皱，但不往深里去，对情感的不

可靠感如同血肉一样长在一起，以致使她在一种

封闭的没有出口的情感循环里，无休止地纠结，这

就是几代人情感跋涉的“史诗”。小说展开了人物

独特的心理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人物的命

运感。但还是要指出，纠结之后呢？困囿于情感的

纠结，抽掉了一些庄严的东西，情感的纯真坚贞温

暖等等价值消弭了，作品是否也缺失了些什么呢？

作者有一定的才气和潜力，包括她良好的白

描功夫，看似随意散漫地叙述自然生活物事，却常

有刀刻般的准确，尤其一些接榫处的文字显得尤

为生动，还时常运用方言古语，润出一方地域的味

道，这是难能可贵的，文学的耐力说到底是语言。

但在小说的格局、视域及思考上，还需努力，我们

是有理由期待的。

（摘自《史诗》，秦汝璧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
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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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狼关》有一个看似平常的开篇，你会以为作者在惊悚的枪声之

后，会像老夫子那样开始细嚼慢咽遗落在秦岭深处传统的家族文化，不

料故事很快在山阴道上拐了个弯，朝着始料未及的方向发展，你感到有

些突兀，却带着几分新奇和轻盈。在地处秦岭层峦叠嶂中的花房大院

里，住着耕读传家的乡绅大户左焕然，他广有田产房产，雇着长工家丁，

在镇街及外埠还开着好些铺面，却不是你想象的土财主。左焕然饱读儒

学，精研孟子，修炼出了被乡亲邻里称道的品格气质，气场远覆百里。他

收容了一个“土匪”的孩子，这“匪崽”实际上是革命者的遗孤，父亲被参

与剿匪的左家长工活埋了，左焕然将孩子留了下来。这是出于对幼小生

命的怜悯，却又另有更深的根由：因了左家唯一的男根“瓦片”系先天性

残疾，花房大院的主人想培养孤儿“匪崽”为自己家业和家风的传承者，

以替代残疾儿。于是瓦片被保姆带走，从此消失，“匪崽”起名为左南生，

成为左家少爷，花房院落便有了未来的小主人。左家极尽全力在物质上

和感情上关爱南生，更在文化上涵养南生。左焕然几乎是带着原罪般的

悲剧感和文化传承的责任，想将乡绅三位一体的耕读商文明灌输到这

个革命遗孤的心中。作者似乎在向我们呈现，这早已不止是生命和家业

家产的承继，而是乡绅文化及其背后整个传统文明的“香火”能否接续、

复壮的问题了。

另一面，作为接班人的左南生，“匪缘”“红缘”却无法根断。左家过

度的爱，由于掺杂着家族功利，总让沉默而敏感的孩子充满戒备。在内

心深处，在隐秘的童年记忆中，在梦中和冥想中，南生的心灵屏幕上总

是滚动着红色的“回放”，回到父辈壮烈牺牲的过去。他不能不冷漠对待

左家给予他的温暖而执著地想出走、想回归。在历史变革的大形势下，

他得以和地下革命者冯博士即后来的冯县长接上头，一见如故，心有灵

犀，终于接通“红缘”，而且送出了情报。最后，在天翻地覆的时代变化

中，“慨而慷”地回归了革命队伍。

作者要讲的显然不是一个人经尽坎坷回归的故事，我感觉到他着重

要说的，是中国古典乡贤文化在现代历史进程中的难以为继和灭顶之

灾。命运故事的深处，寄寓着的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和历史哲理。

一个真切的传奇故事，就这样承载了一段大历史转变时代的社会

实践轨迹和精神蜕变过程。故事独特到难以置信，似乎不可能发生；却

又那么真切，让你感觉到它大约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作为蓝本，唯其如此

才有这种不可重复性和吸引你的魅力，才能如

此鲜冽，带着露珠的晶莹。

整个情节纠缠不清、理论不清，却又是非清

晰。为了乡绅文化和家族文化后继有人，左家无

奈之极，却又无能为力。这是变革时代才会有的

生活现象。这种复杂感、无奈感加深了故事的真

实性。你感觉作者没有着意对原生的故事作定

向的主题提炼，他保留了故事在土壤中的原真

性、粗粝感，也保留了左氏家族在历史和时代面

前的无奈。

小说展开了凝聚着现代社会政治冲突的国

共两党的斗争，展开了农耕文明、传统社会的文

化冲突，还有血缘、家业和文缘在传承中的诸多

痛苦和冲突。处在这些矛盾冲突和心理纠葛漩

涡中心的是左焕然、左南生这对非血亲父子。左

南生由于年幼，更由于作家侧重写的是系于其

身的政治冲突，而非文化内涵——在他记忆深

处，永远忘不了的是革命的爹娘和先辈，忘不了

国民党对他们家的迫害和屠杀，也永远忘不了

山林野伢子的那种农家子弟的生存方式。这是

他的生命底色和性格动力。他少言寡语，内心的

创伤、追求和环境也不允许他活跃。这个年轻的

生命便一直是在草蛇灰线的掩隐中被描绘着。

对其内部世界展示得不够丰满，虽可理解却总是一种遗憾。

小说最大的成就，在于成功地塑造了乡绅阶层的典型人物左焕然。可以说，这是中国文

学乡绅形象塑造取得的一个极可重视的艺术成果。

左焕然形象的复杂性在于，在他和长工雇员对立的剥削关系之中，注输进了儒家文化的

缓冲带和传统礼教的减压阀，这使得他在本质上既与社会的先进力量相颉颃，又多少与传统

文化的某些优秀因子相联系着。他在人伦道德层面对下人的某种宽容，使得他的剥削者身份

罩上了温情脉脉的面纱。这种面纱虽有着整个阶级的虚伪性，却又有着具体人物的真实性，

对左焕然来说并不是刻意的一个面具，便极容易带上迷惑色彩。于是，政治的、社会的冲突，

在文化的缓冲、减压中呈现出复杂的人生镜像和感情纠缠。

左焕然的内心世界有三层冲突。一个在生命本能层面，他对左南生的爱不能说无功利，

却也不完全是为功利，但结局是对于传承个人和家族血缘的追求终未可得。一个在生存方式

层面，他希图在仁爱忠恕和城乡剥削两者间找到一种和谐也终不可得。一个在政治社会生活

层面，他想在国共两党、革命与反动的斗争中含糊地追随两面讨好以求生存，当然更不可得。

三个“一场空”，使这个人物带上了历史赋予他所属阶级的悲剧色彩。冲突是塑造人物的内生

力，在多重冲突中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因为有了内、外两个世界的交织而立体化了。这构成

了左焕然形象的主要特征。

乡绅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特有的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或落第士子、本土有文化的

中小地主、回乡赋闲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众人物构成。经济上，乡绅阶层大多占有土

地，拥有房产，承担乡村经济较多的间接支配力。他们在乡村具有相当的社会文化影响，近于

官而异于官，近于民又在民之上。他们有的曾经掌过权，但整体上处于清议派和在野的位置，

却又是封建统治在乡间的一种辅助和弥散，有时担负乡间的道德传播者和文化阐释者角色，

给官府刚性的行政管理输入润滑剂；有时形成政令在乡野社会传播执行的一个中坚层，加固

着统治的地基；有时充当乡村社会的政治代言者和社会首领，充当起乡民利益的保护人。当

他们与乡村社会的族权、神权甚至地方武装治安力量相结合，便拥有了某种精神控制力和管

理裁判权。

乡绅阶层一般都是儒家文化的信徒，在乡间社会有较高的文化地位。他们曾经科举而入

仕在朝，返乡在野后又以儒学气场影响着乡间的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并以此塑造自己的道德

文化形象，以廓清乡间的精神空气，和谐底层的人际冲突，粘合传统社会的盘根错节。

乡绅阶层是传统中国社会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阶层，它是村社文明的百宝箱，底层社会

的万花筒。左焕然这个形象的社会文化价值和文学审美意义，正在于它对乡绅阶层丰富的生

存状况、复杂的文化内涵及其充盈的性格命运冲突的高度聚光。作者通过对这个人物由“文化

聚焦到艺术放大”的创造过程，不但呈现出左焕然“这一个”“这一家”的命运的必然性，更开掘

出了整个乡绅阶层的社会意义、文化奥秘以及审美价值。小说用历史生活真切精微到具有相

当纪实性的镜头，告诉我们，左焕然家族终结的悲剧，也是他所属的乡绅阶层历史终结的社会

悲剧、文化悲剧，更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历史悲剧、文化悲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时候，读者也许会恍然而悟，左焕然终生千方百计地在追寻子嗣，结果或残或叛，终于

“断子绝孙”，不定是作家的一个寓言？故事的寓体是“瓦片”和“豆伢子”两个接班者的缺位；

故事的寓意是乡绅阶层和乡绅文化在新时代到来时的消亡。这是一种发现，审美发现；一种

创造，艺术创造。

小说采用常见的全知视角和史诗叙述，在客观冷静的叙述中缓缓展开历史生活的图卷。

作者少有直接介入的议论评价，尽量不给生活的自然展开引入外加力量。但严峻的史诗演进

在表述中，是有温暖、有温情的。历史风云与命运纠葛的血与火，因了这种温暖和温情而有了

感情流泻的硕大空间。许多章节写得动情感人。像左焕然在狗熊谷扔掉亲生残疾儿“瓦片”的

描写，决绝和伤痛、冷酷和栈恋与阳光下秦岭山景的旋转融为一体；像豆伢子即左南生母子

被曾家人追剿至绝境，在母亲跳崖的一刻伢子遽然成熟，爆发长虹之气震慑了追剿者；像豆

伢子对梦中秋月和身边连香的依恋，两相交融，以美和情将人物的两个境遇连贯起来，都写

得感情丰沛，引人入胜。作家以极有温度和美感的文学语言，将读者在情在心地引入到作品

的审美情境中去。这当然和作家能够将人物和自身的感情融进整个小说的生活场景和人物

关系、人物情绪有关，但我更想说，读者能够从中感觉到，在写作中创作主体的精神状态和情

绪状态是非常感情化审美化的，作家与作品心理情绪走向自然的合流。作家自己首先被感动

了，这种感动将他全部的文学库存、生命库存调动起来，喷薄而出。这时候，作者进入一种十

分难得的创造性审美和文学性表达的心境与语境中，任文字由心之中、情之中流淌而出。这

种状态看似从心所欲，实则是对作家各方面功力的一种即兴考验。所以我们读小说，既要冷

静地分析小说的人物形象、矛盾冲突、故事情节和背后的社会文化意蕴，也许更要用中国审

美方式去体味作品中所流贯的创作主体感情。创作主体的感情与流动在作品中的情绪一旦

汇合为一条河流，好文、美文、妙文便在笔下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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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拾光》的真诚坦荡，打动了所有看它的人。

《归途拾光》的艺术技巧同样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在《归途拾光》诸多的艺术技巧中，谋篇布局与

词语运用最具亮色，最能给我们启发，供我们借鉴。

先说谋篇布局。

《牵一缕清风拂利剑》是《归途拾光》中构思最

大气的一个。《牵一缕清风拂利剑》这个题目本身

就是一个比喻，作者在一开始就写到：“我们师是

一支历史厚重声名显赫的红军师，是一柄横亘在

西北大地上随时准备出鞘的利剑。”这是一个大气

磅礴的比喻，有了这个比喻，军队的重要性一下子

出来了，反腐败的重要性一下子出来了，“牵一缕

清风拂利剑”的主题意义和支贯全文的构架全都

出来了。因为这个比喻，整个文章显得横刀立马，

气势磅礴，一个“牵”，一个“拂”，将所写之事与主

旨形象地贴合，给人生动形象又浑然天成的感觉。

这种构架不是个例，《幻想》和《触摸理想》的

题目本身都有统摄全篇的作用。《幻想》中，作者把

幻想比作彩云，写出幻想的绚丽飘逸，写出人们明

知抓不住，却还是伸长脖子瞅着。这“瞅着”看着随

意，实际是结构全文的关键，因为作者要展开的不

是幻想，而是行动。因为“瞅着”，才有了“光瞅着不

行，得有行动，否则一切都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的醒世警句。

《触摸理想》其实也暗含着比喻，虽然没有明

写，但触摸已经把理想具象化了，使理想这样一个

空幻虚渺的概念变得不光可见，还可触可摸。理想

是远的，但方向、目标是明晰的，主动性和努力就

落到了实处，正如作者所说：“连队，真是连长触摸

理想的一片沃土啊。”至此，作者把触摸理想和脚

踏实地牢牢地连在了一起。如此谋篇结构，不仅使

文章气象宏大，筋骨强韧，而且鲜活生动，有很强

的触动性和感染力。

《归途拾光》中有很多是写人写情感的，所有

的情感都是真情实感，都是由衷而发。但感情和感

情是不一样的，包括《写给岳母》，都可以用几件事

来组材，来叙写，唯独骨肉亲情不行。骨肉亲情是

从小到大磨出来，泡出来的，它没有其他感情那样

的光彩，却比任何感情都浓密，都琐碎，都朴实，也

最容易写散，写碎，写成流水账。但在《父子》中，作

者以“怀抱”构架全文，选择了两个景象迥异的怀

抱，既把“父亲养我，我送父亲”这样一种打断骨头

连着筋的骨肉亲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又使

文章筋骨分明，一点没有啰唆琐碎之感。

《记得那年桃花开》《流水自净》都是写人写事

的散文，但作者并不直接入题，而是从桃树写起，

从河水写起，而且写得很美，很有情趣。正是这看

似闲淡的铺陈婉转，让所有的发生有了依托，让所

有的叙写不再突兀，让那句富含哲理抽象深邃的

“水流百步自净”的人生格言变得形象、具象。

因了这形象、具象，那抽象的富含哲理的名言

警句才有可能在作为小孩子的作者心里扎下根，

成为影响他一生，帮助他渡过难关的一句至理名

言。这里的铺排与婉转，看似无意，实则匠心，在这

段描写中，作者还特别运用了繁笔，他不简单地止

于“漂去”，而是用“漂着，漂着，还在漂着……”进

一步强化百步的概念，让时间和空间完全以具象

呈现。还有小星星的比喻，那是多么清明高远的意

象。作者把在阳光照映下的粼粼波光比作小星星，

并且以“一闪一闪，十分迷人”来摹写，这样的比喻

和摹写，把小河的清明、清亮写出来了，也把小河

的美丽、美妙写出来了。这是一个诱人的画面，这

是一个诱人的前景，有了这样的描摹，小河水那

“高洁清雅，自我净化，永不回头向东流，勇往直前

奔大河的高尚品格”“远大抱负和宏伟目标”和“坚

韧可曲但永不退缩的宽大情怀”自然也就深深地

印在了“我”的脑际，成为“我”一生刻骨铭心的记

忆，成为“我”一生的参照和追求。

《归途拾光》的谋篇布局个个精心，但没有一

个趾高气扬，兀自昂立，都妥妥帖帖自自然然地和

内容融在一起，让你只感到它的妙处，而觉不出它

的存在，正所谓存在的不存在感。

《归途拾光》的用词也极为精心、精准。《知了

情》中，作者写知了蜕皮，有这样一段叙写：“随着

一阵抽搐，它们后背上绽开了一道裂纹，裂纹越张

越大，渐渐地露出粉红色的躯体。”

真是一个惊喜！我敢说，没有几个人会想到作

者会用这样一个词。但它的确特别准，特别美，特

别温暖。它把生命嬗变的强劲写出来了，把作者对

知了的喜爱写出来了。知了蜕皮肯定是痛苦的，任

何生命的嬗变都是痛苦的，作者后边也写到了他

“感觉得到它的痛苦”，但作者却用了“绽开”，而没

有用“裂开”。绽开固然有裂开的意思，甚至以裂开

替换也不是不可以，但绽开很容易让人想到“绽

放”、想到花，它给人的心理感受是美的，温暖的，

是充满渴望充满期待充满爱的，而裂开就没有这

样的意思，冷冰冰一潭死水，痛苦也一览无余。这

是一个可以替换，但作者却不愿替换的词，它的选

择不光带着作者对知了蜕皮观察的细致入微和凝

神贯注，更带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对生命、对

成长的好奇和热情。

文学不是文字，它要的是一种感觉，一种可看

可闻可触可摸的感觉。单纯的漂亮造不出这样的感

觉，字面的逼真也没法造出这样的感觉，只有精准、

鲜活、跃动的生命表达，才有可能产生让人心怡心

悦，心酸心痛，深切又真切的灵魂震撼和感动。

《父子》里有这样一段描写：“父亲静静地躺在

土炕上。看着父亲满头稀疏的白发，憔悴的面容，

半张的嘴巴，插在鼻孔边的氧气管子，手臂上滴答

滴答地输着液体，我内心充满了无以言状的苦

楚。”在这里，作者对父亲的状况做了细致的描述，

但对我的感受却用了一个极其模糊的“无以言

状”。父亲已近二十天水米未进，全凭那点“滴答”

维持着生命的体征，作为儿子，痛苦是不用说的，

可此时此刻，作为儿子的作者，肯定又不仅仅只有

痛苦，焦急、无奈、酸辣苦胀、幻想奇迹出现等情绪

一层一层裹抑着痛苦，让痛苦变得难以言表、五味

杂陈。应该说，唯有“无以言状”才能准确表达作者

当时的心境。对比“哪怕是父亲再能看上我们一眼

也行啊”，和听到医生说“好了，没问题”所表现出

来的“欣喜若狂”，这一句看似轻松实则沉重的模

糊，就一下显出了它的分量。

模糊不是简单的模糊，不是随便的模糊，它和

情感息息相关，它和主题表达相辅相成。《记得那

年桃花开》的开头这样写道：“不知哪一年哪一月

哪一天，一颗桃核落在了我家院子西南角……”这

是一个典型的模糊，这是一个漫不经心的开篇，但

这模糊和漫不经心用得极好，恰到好处。《记得那

年桃花开》要写的是卖桃，是苦日子，如果把桃树

的时间说得太细，太准确，反而会冲淡主题的表

达。文章最后也用了模糊概念：“记不清串了几个

村，说不上走了几里路，那一笼桃总算是卖完了。”

这一次的模糊是要渲染“多”，多到记不住，说不

清，这样，日子的苦、卖桃的难就体现出来了，要是

写得太清、太实，就没有这样的效果了。

《归途拾光》让人几乎忘记了技巧，只沉浸在

它的至真至诚澄澈稚拙之中，但文学就是文学，文

学的感动绝不会仅仅靠境界和真诚。满汉全席里

的“白水煮白菜”看起来清亮清澈，吃起来滑爽怡

人，但那“白水”不是真的白水，而是早早用干贝、

公鸡母鸡、公鸭母鸭等吊出来的高汤。所有的功夫

就在一个“吊”上，吊得好，清亮清澈如白水，吊得

不好，又浊又乌又腻味。

没有技巧就是最大的技巧，不是说真的不用

技巧，而是说技巧的高境界在于让你大快朵颐却觉

不出一丝造作的痕迹。《归途拾光》的开篇、布局，词

语运用、句式选择，还有比喻、细节、趣味性、画面感

等等都很有特色，但它们都悄无声息地融在内容

里。如果你能沉下心，细细品，慢慢解，就一定能品

出它内里的门道，解开它诱人的诀窍。

《归途拾光》的谋篇布局与词语运用
□李 红


